
居延考古的回顾

初世宾

本世纪初叶，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及现代科技的传入，在我国

文化学术领域，相继有几批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出土，轰动全世

界，即北京猿人、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敦煌藏经。被誉为是二十

世纪古代东方的四大发现。这几批“国之瑰宝”的问世意义重大，

对它们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国际上举世瞩目的“显学”。对本世纪

中国的史学和文化学术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促进。

我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的四十年中，有一段时期很幸运地参

与了居延汉简的研究和再次考古发掘活动。沉湎其中，时日不短，

然而所成甚微。现应约回忆、思考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值世纪之

交，供后来者参考，亦聊以自慰。

，具体指甘肃、内蒙交“居延”，作地名始见于《史记》、《汉书》

界之额济纳河下游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一带。其地汉时为“居延

泽”，水草丰腴宜农牧，建置有“居延都尉”、“居延县”，属张掖郡。

汉以前称“弱水流沙”。但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说“居延”是匈

奴人的一支，因被汉武帝俘获安置于此，遂得名。汉代居延都尉的

管辖范围，占据额济纳河流域的大半。这里东遮巴丹吉林沙漠，西

依北山山脉为屏障，中为河谷绿洲，南北绵亘四百里。由于历史、

气候变迁，现在是沙碛遍野、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但在古代却是

中国西部的南北交通枢纽和门户。尤其居延海附近，远控大漠，近

卫河西，左右襟带河套、天山，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查，经中国学界力争，合组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由瑞典斯文

诸遗址。

。后又大规模修筑边塞城

据史书记载，自西汉武帝开始，为抵御抗击匈奴不断南侵，一

代名将如霍去病、李陵等曾亲率大军战斗于此，或驻守待敌，或挥

师出击 燧，移民屯田戍守，长期相持近

两个世纪之久，方克竟全功。汉代在居延的屯戍，对于中国西部疆

土和丝绸之路的开拓、保卫有重要作用，也是世界军事防御史上罕

见的创举、范例。而汉代以后，这里活动减弱，人迹罕至，绝少变动

破坏，岁月留下大量遗迹遗物，如城堡、烽火台、屋舍、田渠的废墟，

如今犹原样地暴露在荒原大漠之中，星罗棋布，触目皆是。这对考

古探险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宝地”。

居延地下埋有宝藏，史书早有披露。唐代牛僧孺《玄怪录》记

述，北周时蠕蠕部主勃都骨抵率部众屯居延，每夜地中有喧嚣哭

泣，发卒掘败屋残垣，得粮秣、衣囊、兵刃、木简，云乃汉将军李陵部

属，与匈奴单于激战兵败处。又黑城遗址（哈喇浩特），蒙族民间流

传，成吉思汗西征围攻此城池，城内弹尽粮绝，守将黑将军将无数

珍宝投沉城内一古井，然后壮烈牺牲。

关于居延考古，先要提及最初西方人在我国西北的所谓“探

险”，特别是英国的斯坦因。他在窃去敦煌千佛洞大批文书、绘画

之后，于

。这是近代中国竹木简牍文书的首次

年又连续在新疆、甘肃盗挖了不少汉晋时期

遗址，获千余枚文字木简

多枚，出土。其中包含在敦煌汉代玉门关一带烽燧上出土的

全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由此而更加诱发了西方列强在中国

究了这批珍贵史料，

大肆盗窃文物之风。我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张凤等，及时地研

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简牍研究之先河。其

后， 年代末，德国出资欲对中国内蒙、新疆进行全面的综合调

赫

定、中国徐旭生负责，从北京、包头进入居延 。
年，中

国学者黄文弼等由北部沿河向南至甘肃金塔、鼎新，首先发现居延

年，团员瑞典人贝格曼接着对 余城障烽



建国前后，日本急起直追，森鹿三等数发现汉简。

年向达、夏鼐等人赴西

燧等遗址进行逐一调查、编号，对其中的 个地点进行试掘和采

余枚，总称之为“居延汉简”集，一举掘获木简 ，另有大量其

它文物。按协议，实物由贝氏携回瑞典整理，据闻 年中、瑞建

交时，瑞典政府将其交返中国历史博物馆。简牍运回北平，由北

大、中研院的马衡、刘复、傅振伦、贺昌群、劳干、陈槃、余逊诸人整

理考释。后数年即将完成出版，适逢“七七事变”，简牍随人员南

迁，辗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连年战火，书版燹毁，简牍则转去台

湾。 年代海峡局势紧张，又一度去美国保存，现藏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

档。我国文字、文化的记录、传播载体，自殷商到魏晋共

居延汉简之重要，首先在于简是纸张、印刷发明之前的书籍文

余

但早已湮没不存，又绝无传世书，连学

年，主要靠在竹木制成的简册上写作，可称为“简牍时代”。而其它

甲骨、钟鼎、碑碣、丝帛上的书刻文字形式，均非主流。竹木简册易

朽难存，历史上虽有发现，

。其次，居延汉简为汉时政府、民间的

者也很难想象出当时的书籍文档是什么样子！简牍出土后，人们

才明白所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韦编三绝”、“学富五车”、“杀

青”和“断章错简”的所指

行政、管理文书、簿籍原件，乃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档案

文献库。其数量之巨，样式种数之多，内容之丰富、新颖、可靠，补

关注之焦点。劳干

证史籍并能解决历史疑难之重大价值，均属罕见，故即刻成为学界

年于重庆刊印简易释文后，学人趋之若

年代经久不衰。受其影响，

鹜，著述甚众，成就显著，空气十分活跃，形成简牍学研究之第二次

浪潮，至

北，于敦煌再

。英、美、瑞典等国的研究活动也比较活跃。总之，

十位学者成立简牍研读班，专攻居延简，颇具势力。我国大陆、台

湾、香港的简牍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但因政治原因而资料、人员分

散，甚受影响

这一时期的研究已走向世界，力量以中、日为主，发布刊印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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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科尔帖、金关（（贝格曼编号

、布肯托尼（

年正式发即近

）等重要遗址，仅地面采获汉简

枚

掘的计划。

应当承认，居延考古是个高难度的大课题，除了形势背景有利

外，我们的基本条件和准备还很不充分。以我而言，对居延考古知

识，只记得在校学习时，业师张维华讲述河西四郡的设立，证引居

延、敦煌简，言之凿凿，颇有启迪，仅此而已。恰好我当时正整理武

威磨咀子汉墓第四次发掘报告 ，其中有占卜葬仪木简，逼着自己

查阅陈梦家的《武威汉简》，进而接触敦煌、居延简。也幸好馆藏书

刊颇丰富，但凡国内出版的资料和著作，逐一研读，潜心准备约大

半年。这次学习对我的考古生涯是一个转折，前贤诸家的成就、风

范有榜样、引路之功，使自己以后少走许多弯路，不致失误和无所

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引发了“边疆考古”，同

原始资料图版，基础工作与学术研究并重，组织上由个体向群体发

展，方法上趋向多样化。其间虽有信阳、长沙等楚简和武威《仪礼》

等简的发现，一度研讨热烈，但在简牍学领域，居延简始终占据着

大宗主导的地位。

年代，中国简牍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掀起又一高潮。

肇始其端的有两个标志，一是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竹

简，一是在居延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调查。后者任务落在甘肃省博

物馆肩上。

事出有因。

年

年底额济纳旗划属甘肃，则提供了一个契机。我所在的甘肃省博

物馆文物队，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中、蒙边界的居延。联系

年秋，酒泉代的活动，那显然是一个令人兴奋、向往的目标。

地区文化局贯彻全省文物会议精神，专门组织一次对额旗的文物

调查。闻讯后，省文化局文物处王勤台（女）、省博吴怡如、赵之祥

等即参与同行，车、步结合，取捷径进入这段无人区，踏察了大湾

，下同）、地湾

、破城子（

，情况令人鼓舞。所以，很快便确定了



，陈公柔、徐华芳参与其事面审度与整合排比研究

年夏，陈氏受遣来馆整理武威简，名曰帮助，实为

作为，受益匪浅。像王国维的渊博学识、精辟辨析，劳干的深究穷

竟、锲而不舍精神，陈梦家总揽全局、精密构筑的思考等，令人至今

钦佩感念。

主持主笔。陈乃著名学者，深居简出，谦和寡言，没有架子。何乐

夫先生时为甘博副馆长，曾参与研究。郭德勇为发掘者之一，协助

陈整理，后又参加居延发掘、简牍编缀，非常扎实熟练，与这段熏陶

，视野转向汉简。

有很大关系。此为馆内最初从事简牍考古的两位。陈氏于完成

年间，持续《武威汉简》书稿的同时

对居延等西北所出汉简以史学、文献、考古学结合的角度，重予全

。陈氏有条

件利用田野原始材料。这一尝试至为关键，也是此前汉简研究的

最大难题、缺陷。其结论未必全部确当，但无疑为此后居延考古提

供了思路和参数。可惜的是他的工作刚开了一个头，这或许只是

其计划中的一部分，便过早地逝世了。

从

月

年开始，居延的田野考古全面展开，主要有以下活动：

月肩水金关发掘；

年月、 月破城子即甲渠候官的发

掘；

月甲渠第四隧发掘；

月居延北部地区调查；

月居延南部地区调查；

月甲渠候官、第四隧补充调查；

月地湾即肩水候官发掘。我根据记录、记忆，

将这几次重要活动的情况，概略介绍于兹。

肩水金关发掘

当年

掘金关、破城子、保都格烽隧

月，王勤台、岳邦湖先期赴居延联系，踏察、确定发

）三地点。国家文物局拨款并分配

越野吉普车一辆，驻军、酒泉地区保证给予人力、生活支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是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的第一道咽喉门户。

月

月

人，地区文化局、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

月初，各路人员汇集酒泉，包括王勤台、省博岳邦湖、赵之

祥、任步云、初世宾

人，合组居延考古队。作短期培训后，塔、额济纳旗等县市

无人区约

日出发，取道金塔、鼎新（毛目）、天仓，由此以北进入沙漠戈壁

公里至地湾以南驻营，发掘目标金关和地湾障城在此

处以北 公里，遥望隐约可辨。

金关为一汉代关隘遗址，坐落额河东岸边，地形似壶口，向北

地势平阔，向南两翼山峦起伏，各设一道烽隧、塞墙防线，连结于关

址所在，中间拱卫着张掖郡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即大湾、地湾城

障等屯戍重地

共 人左右

汉代张掖郡辖属的居延、肩水二都尉，分守额河北、南二区。下属

个候官（塞），士卒约 。“肩水”，或指肩负河川

年，

之意，其位置恰当额河与其上源：北大河、黑河之交，后二水会合处

为今甘肃金塔之鼎新，乃汉代酒泉郡会水县治。“金关”，则有“固

若金汤”之义。此次选点，主要考虑到汉代关址从未作过发掘，其

次，为交通必经之地，肯定会遗存综合全面的重要资料。

贝格曼于此掘 个“坑位”，获简

月

度均不一，显然是草率随意所为。

工作从 日开始，

个，总面积程式进行，共发掘探方

阙门、障堡、烽火台、坞院各一座，屋舍

件之多。

木刺、烽竿、烟灶、转射、犬笼等军事设施遗迹，获得木简

其它各类文物

枚。此二地点非常重要，贝格曼

发掘期间，因距离较近曾多次采访地湾、大湾遗址，采集木简

年夏天于此采获木简分别

为 和 枚。大湾城规模巨大，内外两重，汉代以后被使用

修葺过，四周全被沙丘丛林湮埋，极难进入。其西墙临河，一角已

随岸崩塌毁。地湾，闻 年代末有大批简牍出土，惜毁佚无存。

余枚。其痕迹俱在，形状、深

日结束，严格按田野考古发掘

平米。揭露清理出关城

余间，及虎落藩篱、鹿砦

枚，



月中旬一次涉河水往西岸调查与金关隔河相对的烽另外，

因此，发掘才选择了规模小、工作容易的金关。

隧 隧北侧有焚烧积薪之迹 处，各距 数米。又一次，是

踏察金关向北的第一座烽隧 ，距离 公里，砂碛覆盖下的轮

廓清晰可辨。堆积层厚 米，稍作试探，即获木简 枚，掩埋之

留待正式发掘。此地为简文所言之莫当隧，属于橐他塞（候官），为

其南部治所 。

金关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异常恶劣，其地属典型沙丘荒漠，

。夏季酷热，气温总在干旱少雨，寸草不生 以上，地表超过

。又多大风沙暴，动辄天昏地暗、飞砂走石。我们采取早

时、午

月初国家文物局刘

时工作，避开炎热日晒，或用柴油发电挑灯夜战。

驻军捐赠一帐篷，在日晒酷热难熬时，藉其一片阴凉稍作休整。不

论是掘土、清理，还是测绘、记录、摄影，整天与风沙尘埃为伴。古

烽隧长期积累的燃烧灰烬，稍动土即迷漫飞扬，发掘者风镜、口罩、

靴帽全身包扎严密，像“防化兵”一样。记得

仰峤书记来金关视察、慰问，是日风速八级以上，人们站立不稳，只

得弯腰或匍匐卧地，工作全停。所以，现场必须随时清理并结束，

否则一场风暴，吹得荡然无存，或被掩埋，搞得面目皆非，前功尽

弃！重新清扫、返工是经常的。

金关

从近

日子也是整个居延考古中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水，是

公里处运来的，有一次断水三日，只许饮用，不得洗漱。

体力消耗极速，急剧大量的出汗需及时补钙，营养也不充分。然而

大家依然情绪饱满、干劲十足。因为天天都有新的收获发现，惊奇

和喜悦总是冲淡或抹去疲劳。当茶余饭后在烛光下加班整理资

料，思索一件件文物中隐藏历史秘密时，心境如水，万念俱寂，得到

很大的满足。快离开金关了，干涸的额济纳河从上游缓缓淌下水

流，宽阔的河床立刻充满勃勃生机。考古队员们逐水流而雀跃欢

腾，思绪飞向遥远的第二个发掘点破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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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城内部个，即坞壁内东北角的

破城子发掘（ ；

年 月

年 个点，获

日开始至月

外侧

日，居延考古队束装北上，沿额济纳河经过察

公里，夜抵

，行程

科尔帖、大青山、新西庙、红旗牧场抵破城子，又走了

额旗政府所在达赖库布镇（ 余公里。沿途无正

式道路，时而戈壁沙丘，时而沼泽丛林，渺无人烟，中间数度迷路，

仅河边洼地处散落二三孤零零的畜圈牧舍。

都尔贝金”，位于达赖库布镇南、额济纳河破城子，蒙语名“姆

多个排列整齐的烽隧；

东河的支流伊肯、纳林二河间的戈壁滩高处。其地为居延都尉所

辖的两道塞防中最强的西部即甲渠塞（候官）的首府，是一座坚固

的障城，其南北一线，至今仍保存一串共

在纳林河东岸，还有一串归它管辖的烽隧，共同卫护着再向东的居

延都尉府，居延县的屯田、居民区。

月年 月，贝格曼等在该地试掘

汉简 枚，是他收获最多的一处。然而和金关一样，实际上是

到处试探之后，哪里丰富便挖哪里，无科学性可言。幸亏他对这所

居延地区最重要遗址的“试掘”，只是小面积的，尽管有些部位也扰

动严重，对我们的发掘还未形成致命影响。

破城子的发掘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

月

月的最后几天，我们作了充分休整，同时认真总结

日，每天赴破城了金关的工作。发掘从

子工地一次。现场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中午野炊并作短暂休息。

，障南墙此期开方

地的一部分。

，贝

，系贝氏挖过的第

点，地表已扰乱，下部的遗迹也部分受到试掘的破坏。

氏第 地点，他实际上扰动的面积要比报告中图示的大。该点遗

存东汉和魏晋时期使用、修葺障城的痕迹，可惜也被搞乱了。障城

未被扰动，只在内部的积土顶部有几个小掘坑，但报告的测图未标

明。积土共清理 余方，堆积分四层；第一层为障内地面、屋舍



月气温已降至 ，据说最冷可达

、黑城子

等；第二层是被焚毁的倒塌堆积，据同出木简，时间约在王莽地皇

三年；第三层为毁弃后的堆积，此层顶部发现燃烧灰烬及北方草原

文化系的单耳红陶罐等，表明障城废弃以后又再度启用，并被少数

民族（匈奴）占据活动过。结合其它资料，大致可推断在东汉章、和

帝时期；第四层为此后直至近代的堆积。

人员的变化，玉门、敦煌等地的队员陆续撤出，解放军共派

名干部战士参加。后增加了一部苏式嘎斯卡车，以供交通、拉水并

经常赴酒泉采办蔬菜食品等，比金关时期大为改善。

。不同的是，我们又

安排夏、冬两季分别发掘金关、破城子，是选择刮风最小的季

节。可是，居延地区的地貌，使它最易受新疆、西伯利亚气流的侵

袭。居延北部的风砂，绝不比南部金关逊色

月不久，就飘洒起雪花，早晚进入一个天寒地冻的世界。刚过

极冷。到

月，野外已无法工作，遂于 日暂告结束返回酒泉。

、居延城（

居延发掘中有几个疑难一直困扰我们。一是居延都尉府的位

置，发掘证明过去以破城子为都尉府的推论不确，它实际上是都尉

属下的甲渠候官。为此，考古队趁业余休息时，曾多次踏访索果诺

尔、宗间阿玛、红城子（乌兰都尔贝金，

和河东什么

，哈喇浩特）等古城址，但均无确凿证据。二是“甲渠”究竟指

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甲渠烽隧线南端的

处，伊肯河东岸有一“渠口”，修筑整齐，宽

子方向延伸，后变窄为

米，渠道向东北黑城

米。贝格曼在黑城附近亦发现渠道田

舍。我们曾专程去该处调查过，地貌极复杂，亦无所获。联系简文

和实地勘察，可以断定在甲渠塞以东的大片屯戍区，必须有水利灌

溉系统，“甲渠”可能是指“第一渠”即主干渠道，甲渠塞或因位于此

源渠口而得名？但西夏、元代在居延也有屯戍活动，群众所指遗迹

不一定是汉代的。三是简文屡屡提到汉居延县境有所谓“索关”，

与“金关”齐名。我们估计其地在甲渠塞南端与卅井塞



。烽台米处的灰堆（

月

月

日结束。月

米。

个，面积

件。如加

的连接处，但实地访查也无结果。

，因在金关劳作过度，至破城子已体

年发掘归来，在兰州曾举办一小型展览，向领导汇报，影

响甚轰动。那时我正患肺病

力不支，后转为室内整理，回兰再忙累一番，雪上加霜，一蹶而不

起。故次年未能再赴野外，调郭德勇顶替。

年第二期， 日，郭德勇先赴额济纳旗，筹办将队

人。

部、驻地迁移破城子南保都格地方的河边一废弃水文站，全队集中

于此。省博人员如旧，地区文教局、酒泉、额旗各参加

天，于

，即坞内东、西、南壁及屋舍、堆积；又坞

日发掘，历时

此次掘采方

南 ，和坞东米一小烽台（

米，深处厚

较小，不在烽隧线上，可能是候官的专职哨所，负责警戒、联络和发

布消息。贝格曼见该处为一土丘，曾于顶部试掘过，认为无建筑遗

迹。坞东灰堆乃长期倾倒废物而成，范围

个类似此处贝格曼扰动最严重 ，地面到处有掘坑。我们划分

件。简牍的

采沟的大方，将其全部清理，所出简牍年代均较早，数量多，占全部

。而文物尤为丰富，达

个，实掘采方总计 上两期发掘，原计划布方

候官的原平方米，揭露出一座典型的边塞县级军事建筑

貌，包括其障城、坞院、烽台及坞门（回门）、马道、阶梯、候楼、非常

出各类房舍

屋、鹿砦、垒石、转射、堵门土墼等军事设施。障、坞内部，发掘清理

间，据出土物等迹象，判定用途分别有官吏居室、士

卒住房、危急时隐蔽用房、文书档案室、仓廪、库储、门哨、圈棚、厕

楼等。鄣门之前，有一独立土坯墩，可能是“吊桥”遗迹，但属东汉

前期所为。

枚，其它各类文物破城子发掘共获木简牍

上贝格曼所获，为居延考古收获最巨之地。该地点并未全部发掘，

在坞东灰堆的以北以东，仍有堆积层未动土。又障城外侧西、北、



日结束，西区烽台残高月

人，部名依所在

。总共出

贝格曼

枚。

月发掘分两个区， 日开始，

间及烟灶、鹿砦

米，开探方

米，与一小堡连筑，东侧为坞，清出屋舍、畜圈

转射、回门等设施。东区为灰层，

件。土木简 枚，各类实物

居延北部地区考古调查（

金关等三地小试即获重大成果，取得宝贵经验，其地下蕴藏之

丰富勿庸置疑，遂产生长期大规模工作之动议。然而，就当时所积

累的资料、认识，难以对全貌和总体作出清晰准确的判断，以指导

制订工作计划。特别是北部，即布肯托尼以北地区，以古居延为中

心的广袤地带，荒凉、陌生、神秘，扑朔迷离，使我们不得要领。那

里究竟有多少遗迹？沙丘吞噬了哪些城障、烽台、田渠、屋舍？最

关键的居延都尉府、居延县到底隐藏何处，其文书档案库还埋在地

下吗！？出于这种种考虑，决定休息一年，然后首先对布肯托尼以

北地区作全面调查。

个部。余隧，分属于

米南三面，因土方量大，亦未清理。坞壁四周发掘，也仅限于

以内范围。这以后，闻有过路者亦前往访古寻宝，故需继续组织清

理发掘。

甲渠第四隧的发掘

公里的伊肯河西

座烽隧，极目可辨。该烽隧较大，方

在驻地西侧，蒙名“保都格”，在破城子南

岸高处，与破城之间相隔

米。据简文，为甲渠候官（塞）的“第四部候长治所”，本名“第四

隧”。甲渠塞沿伊肯河两岸的塞防共约

个隧不等；隧曰隧长。候其首长，塞曰候、尉；部曰候长，管辖

长所驻隧一般较大，人员多，连隧长，每隧约

隧名而定，故称“第四部”。此隧地近候官，乃其近要，据简文，东汉

初，这一带匈奴大肆进攻破坏，战争激烈，不久即废。

年到达此地，未进行试掘，仅于地面采集木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局、额旗共

年 月，省博岳邦湖、任步云、马建华，及地区文教

人，聘当地蒙族向导，拉驼队携带行装、饮水、食物、工

处（其中汉代的

具等，轻装徒步出发。因装备、手段甚简陋，仅只罗盘和稍精密之

地图，比贝格曼当年水平可能还差，故勘察地点路线未超出贝氏的

范围。共踏察遗址 处），另查得汉以前少数

处民族文化遗存 ，而贝氏已编号的遗址 数处遍寻未得。至

于从未问津之处，肯定还有，只有留待将来了。

座烽隧为前所不知。二是据

此次调查的最大收获有三。一是证实了贝氏的调查结果，而

时代上有小部分作了订正，并新增

的时代较晚，不可能是居

城，可能性较大，但这只是印

考古迹象，断定过去认为是居延城（

延都尉府，而蒙名班登博勒格的

枚，实物

象，还需发掘证实。三是对居延都尉所属的殄北、居延、甲渠、卅井

等四塞各自的戍卫范围，及其相互衔接关系，即居延全区的布防形

胜，较过去认识更深入。四是获木简 件。其中在

卅井塞的 烽隧，采集木简 枚。据简文，名称“次东隧”，位

当该塞与居延腹地的联络线上，对探索建置和考定所属，具有重要

价值。

居延南部地区考古调查（

年，省博岳邦湖、吴礽骧、李永良等另组织敦煌考古组，

当年发掘马圈湾烽隧后，次年秋，增加徐乐尧、马建华，从酒泉沿北

大河、额济纳河进至布肯托尼，沿途重作调查。此段属于肩水都尉

范围，由北而南分布广地、橐他、肩水诸塞（候官）。返程从鼎新进

入黑河（甘州河），踏察了正义峡、天罗等地沿河烽隧，均在甘肃高

于后一地点获“军司马”铜官印台县西北。

得县在此地东南不远。

枚，白文。篆法浑润

凝重，风格似东汉建武初年，我怀疑它是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驻

节张掖时，其军营部曲所遗。张掖郡治

甲渠候官、第四隧补充调查（

此次为补充过去工作中记录、摄影、测绘之不足，和解决一些



个坑位，坑位相当杂乱，出木简

在第四隧采集芨芨编的草绳一

古。这次发掘于

悬疑，岳邦湖、任步云、赵之祥、何双全和我再赴居延。该地

、解剖，例如障门，前次未清理，此次得知门洞方形，两壁上

年又划回内蒙古管辖，工作得到内蒙古文化厅、额旗文教局、文化

馆的有力支持，完成预定目标。另外，对建筑的结构、构筑细部作

了探索

米的所谓“双道塞墙”上，选一段试

下设枕木以排叉方柱支撑，然后铺列过梁、地袱等方木，木门两扇，

门臼等仍存。在障城以西

枚，最重的是一枚西晋太康八年

掘并解剖，发现内墙为塞墙，较宽，与外墙之间低洼，满蓄细沙；而

外墙窄小。由此可断定，此即汉简屡言之“天田”，在塞墙外侧，用

沙地印留人畜足迹的办法，检测偷越塞防的情况。汉边塞守御设

施的“天田”，唐代称“土河”，后来制度湮灭，人多不知究竟，此发现

可谓增一铁证。此次共获木简

枚。

纪年简，出障东南角外侧墙皮中，证明晋初仍使用、修葺过。另外，

坞东灰堆获“凉造新泉”铜币

段，疑是简文所谓“兹其索”，可藉以攀登烽台顶。

肩水候官的发掘

公里。发掘前，方形障城暴其地俗称地湾城，在肩水金关南

露于地面，规模与甲渠候官全同，周围有套叠的两道坞壁，西侧地

势渐低，近河处已被冲毁。如前文所述，额河南半段的肩水都尉

区，设肩水候官（塞），此点与北部居延都尉设居延候官，完全对应，

同出一辙。据简文和现状，肩水塞不仅管辖金关，而且设两道塞防

夹河峙立，其所属部隧，名称有左前、左后、右前、右后和东部、西部

等，类似军营的安排。

年贝格曼在此处试掘

枚，仅次于破城子。

年当时发掘。

年的调查，发现仍有埋藏，曾计划适

年，省博物馆的文物队在业务上独立，

月正式分家为考古所，而我 年调省博工作。省级博物馆按现

时体制一般不做田野考古，任务又不相属，故从此逐渐脱离居延考

年 月，由岳邦湖、任步云、吴礽骧、马建华



年代末，中国考古研究所在居延破城子以

接着

枚，又 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 王杖

余枚，其余详情不明。等参加，闻出土汉简

居延考古的田野工作，大致如上述，至 年告一段落。但

受其推动、影响，甘肃和西北地区的简牍考古有如燎原之势，重要

发现，层出不穷。如

年代初新疆考古所在楼兰等地的收获。甘肃方面尤

，先是玉门出土汉简（

北的发掘，

为突出 年敦煌西部马圈湾

）出土汉简烽燧

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日书》竹简诏书令》 枚，木版地图

年，省考古所连续三年发掘敦煌汉“悬泉置”枚；而后

，宣告敦煌汉简继居延汉简而步入高万枚遗址，累计得木简

峰时期。

年释文《居居延考古的室内整理工作，以简牍为中心，到

延新简》出版，历时 年。其实，释文工作早在金关时已开始。

年经酝酿已初步形成有关简牍整理的程序、规范等意见。

年由我负责组建“汉简整研室”，调集郭德勇、任步云、肖亢

万多

达、乔今同、何自谦、李现（女）和酒泉冯明义、安西刘仲武、敦煌韩

跃成、额旗苗天润等参加。共费两年，先甲渠而后金关，将

枚简牍的全部资料做成档案。其工作程序：一曰清理，包括清剔泥

沙污染使字迹显露，及粘接复原和正型等。二曰记录，按方位、层

位、单元、次序，将每枚简牍的详情编号后逐项登册，内容有原始

号、木质、尺寸、形制（如简、觚、检、牍、两行等）、简图、文字、时代

（含纪年）、保存现状、备注等诸项及释文、校审者与时间。其中的

图、文两项为一栏，依照简的现状作草图，将简文初释于图上并加

注释文符号。三曰拼缀编次。此项可穿插与前二项同时进行，也

可以单独做。依照文书的名称、格式、性质、用途、文牍用语、行文

程序等，将简牍分类，再据其内容以及形状尺寸、位置（上、中、下

段，左半、右半等）、破损（断碴及新旧等）、木质（纹理、色泽）、字迹

（书法等），特别是文字语言和意义是否通顺一致等要素，将分散、



年。其中方位层次的分析，建筑的

年

残断的，逐渐缀连拼接一起。拼缀范围视发掘出土情况而定。有

的简册，一枚简断成数十截，可得以复原。这与发掘质量水平有直

接关系。如果出土时即分散打乱，是很难恢复原样的。编次是据

册式、内容与其它迹象，编排简的次序先后，除内容的连接、通顺

外，像编绳、虫蛀等迹象也可利用为证据。四曰反复校释写成文

本。

年决定与古文献研究以上是原始档案和初释、初校。

年形成修订稿。与此同时，初世

室、社科院历史所合作，先进行甲渠候官、第四隧。任步云、何双全

携档案赴京，同于豪亮、李均明、谢桂华、孙言诚、连劭名等据照片

并参照档案修订释文，直至

次。宾、张邦彦等在兰州亦校释初释文本达 年，

。从此定稿，再未大动，前后凡重要校释共八易其稿，总

北京组来兰共同对照原简校释一次，又全体集中北京再校释、讨论

一次。同年秋，张政烺、裘锡圭、李学勤、徐华芳诸家参加终审，决

断疑难

年底，中华书局

甲渠候官》，破城子、第四隧所出

的说来是居延汉简释文水平最高的一次。至

将图版、释文出版《居延新简

年了。简牍的整理才算完成，但距发掘已整整过去了

十分遗憾的是，此二地点的其它整理工作与报告编写，自

年始，仅较顺利地做了

结构、用途、断代，出土物的考定，简牍的拼缀辑合与断代，重要简

册的考释，总论与专题的研究，以及附录资料和摄影、绘图等，都分

别做了大量工作，已积累近 年的机万字。但由于

构人事变动，不得不搁置下来 ，拖延至今仍未完稿。而曾参加其

工作者，陆续退休或病故。对此，学界的期盼、呼声甚高，如不及早

补救并完成，将成为学术史的一大损失，终生为憾！

居延的新考古收获，是我国在二十世纪史学、文献学、考古学、

军事史学领域内新增的一笔重大财富，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

候官、部隧、关隘等三种不同级别形制军事建筑的清理发掘，



万多枚木简，包括了简牍书籍文档的各种形制如

在居延乃至中国考古史上均为首次。弄清其规模布局、构筑方法

与性能，发现一大批久已失传的军事设施器备，恢复其历史真实面

貌。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建筑学、军事学的内容。

特别是新居延汉简的发现，在数量、史料价值、科学性上，均属

前所未有。这

多个成形簿册。何双全

札、两行、牍、册、觚、符、检、柹等；反映出选材、尺度、修治、编联、书

写、削改、检题、校勘乃至标点、字体等一系列治簿成书的制度；容

纳了诏制、律令、品条、奏记、案举、劾状、课算、簿籍、卷牒、檄封、符

传等文书形式，其中都有不少为首次问世。最突出的是，由于是科

学彻底的发掘，得以保持册形和方便缀合，故完整簿册或接近完整

者尤多。仅粗粗整理，甲、金二地即有

余册。比之双字断曾试作甲渠候官所出新、旧简的合缀，可成

，此

简，完整簿册的可靠与价值是勿庸赘言的。更何况，这些簿册出之

于文档室，一部分簿册系一事而编档存案，这就更加珍稀了。简册

内容，上至中央的诏制律令，重大事件、决策，下至各级政府、军队

政务管理、屯戍活动的各类文书，新资料很多，过去已作介绍

不一一列举。但我要强调，居延简不同于墓葬出土的文献简牍，它

是历史实录，其内容博大深广而又融汇连贯。它所提供的史料，不

是单一和孤立的，而是综合性相互联系的。每一史实，皆有背景、

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材料很“活”。大到典章制度，小到生活

细节，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一点上，新

居延简的价值也是超过旧简的。

居延考古的新成果 年代末陆续发表，学术界就一些重要简

册讨论热烈，见解深入。省博简牍整研组成员，结合释文工作，就

一些簿册和某个专题，作了点研究，有的单独发表，其中一部汇为

《汉简研究文集》于

究水平。后又汇编出版了《秦汉简牍论文集》

年底出版，引起一定反响，代表那时的研

年）。为配合

简装本释文的出版，也是应海内外要求，古文献室、社科院历史所、



篇，盛况空前。台湾马先醒先生率同事 人赴

人，日本等

年兰州“中国简牍国际学术研讨省考古所和我馆联合筹办了

多位，大陆、台湾共

会”。我忝为会议秘书长，很是忙碌一阵。会间馆、所两家还联办

《甘肃汉代屯戍遗址和出土简牍》专门展览。这是中国简牍研究的

首次国际性会议，到会学者

国 人。何兹全、裘锡圭、安作璋、马先醒、大庭修、永田英正等出

席，收到论文

人，

会。同是研究居延汉简，却从未谋面，真是相见恨晚！又会议普遍

倡议在兰州成立简牍学国际研究会，令人感动。又次年，日本大庭

修先生于大阪又筹划了一次简牍国际会议，邀请中国学者

人之多，可见日本学者对简牍我有幸得列其中。与会学者达

研究的重视程度。整个

。

年代的简牍研究十分活跃，新资料层出

不穷，近来又有长沙吴简数十万枚的惊人发现。比较之下，居延汉

简的工作，大陆显得沉寂些，而台湾、香港成就、活动较多。甘肃方

面，因敦煌汉简新发现，人力、重点有转移调整。总的说，缺乏重要

动力和重大突破。不过也正在积极地在思考、准备，前景还是乐观

的

回顾过往，面对将来，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像居延或敦煌这类

古代遗址并出土大量简牍，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干旱地区，具有典型

性和普遍性，地面上下的蕴藏量极大，价值极高，是历史文化遗产

中最堪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居延、敦煌考古与简牍研究，与本

世纪同龄，对中国史学、考古学作出重大贡献，是简牍学文献的奠

基开拓者，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传统。因此，有关方面和地方应

将其列为重点工作，制定长期、全面的工作规划，给予组织、人力、

经费的保证和照顾，像甘肃省就有必要建立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

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不间断地持续下去。主要任务，是不断发现

并保护遗址、遗物，及时向社会公布简牍及其它资料，提供研究。

自身也要利用群体和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优势，有组织地进行研究。

要加强人才培养，解决好青黄不接的断层问题。要积极开展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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